
老人救命鐘，在人有知覺時且及時
按動，才有用。

忽然暈倒，或者在浴室跌倒不能
動，就派不上用場。至於在街上出事，
救命鐘掛在身上都沒有用處。

在美國，街上罕見行人，一旦摔
倒，非常危險。認識一位九十歲老太，
黃昏時分在家居附近走廊散步，腿軟倒
地，爬不起來，叫救命沒人應，躺在地
上兩個小時，天都暗了，幸而有個行人
走過，才救回一條命。

長者摔跤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小則
骨頭折斷，重則因缺及時救治而喪命。
從商業角度看，能解決這問題，將是重
大商機。有間救命鐘公司新近推出一款
智能救命鐘：內置有壓力感應器，準確
度高。不必你主動按鈴求援，可測知你
是否摔倒，三十秒後自動聯絡求救中
心，職員會馬上呼叫聯絡以確認你的傷
勢及方位。以現代科技來說，這種智慧
東西只是小兒科。為何智能救命鐘現今
才研發成功，只因誤認長者不過是弱勢
族群，花不起錢。他們忘記了：老人的
子女可願意花這個錢。

平安鐘在香港實施了十四年，九六
年一場突如其來的寒流，奪走一百多位
獨居老人的性命，長者安居服務協會從
此成立，開設了一線通服務。廣州在零
五年，深圳在零七年，都陸續開設。但
都局限家中服務。街外到處是人，隨時
可找人救援，對街外服務尚沒有急切需
要。但歐美這種車多人稀地方，早就應發
展智慧式街外服務。

世界人口正在老
化，老人正以倍數增
加，重視他們的安全，
所有服務都值得。

香
港
義
工
黃

福
榮
捨
身
救
人
，

難
得
他
的
家
人
亦

如
逝
者
一
樣
，
謙

遜
低
調
，
婉
拒
厚

葬
，
貫
徹
始
終
，

令
人
深
深
景
仰
。
而
今
問
題
在
，
究

竟
誰
能
代
表
香
港
精
神
？

每
次
出
現
往
自
己
臉
上
貼
金
的

機
會
，
傳
媒
高
官
都
不
會
放
過
。
年

輕
羽
毛
球
好
手
奮
力
奪
冠
，
這
是

﹁香
港
精
神
﹂
；
《
歲
月
神
偷
》
贏

了
一
個
柏
林
小
獎
，
舊
日
的
回
憶
又

變
成
﹁香
港
精
神
﹂
；
高
錕
得
諾
貝

爾
獎
又
活
在
老
人
痴
呆
症
中
，
都
是

﹁香
港
精
神
﹂
；
黃
福
榮
不
幸
遇

難
，
又
顯
現
了
行
善
最
樂
的
﹁香
港
精
神
﹂
。
簡
而

言
之
，
有
光
可
叨
的
事
情
，
人
性
中
美
好
的
特
質
，

就
是
﹁香
港
精
神
﹂
，
每
次
聽
到
，
我
都
有
點
臉
紅
。

香
港
人
愛
說
自
己
懂
﹁變
通
﹂
，
換
個
角
度

看
，
是
善
變
、
看
風
駛
舵
、
不
堅
持
、
無
原
則
。
說

香
港
人
拚
博
，
那
是
因
為
樓
價
高
企
，
為
口
奔
馳
，

不
拚
不
成
；
說
香
港
人
樂
善
好
施
？
香
港
不
見
得
有

深
厚
的
義
工
文
化
，
正
如
黃
福
榮
所
說
，
他
的
所
作

所
為
，
很
多
人
眼
中
是
﹁傻
人
﹂
。

大
道
廢
，
有
仁
義
；
六
親
不
和
，
有
孝
慈
；
事

無
大
小
都
拉
上
﹁香
港
精
神
﹂
，
凸
顯
了
精
神
空

白
。
黃
福
榮
關
懷
弱
小
，
心
懷
祖
國
，
淡
泊
名
利
，

無
私
奉
獻
，
是
令
人
敬
佩
的
情
操
。
只
願
他
的
犧

牲
，
將
成
為
港
人
與
國
人
的
榜
樣
，
他
的
濟
世
情

懷
，
在
每
個
人
心
中
開
花
結
果
，
才
不
枉
黃
先
生
的

苦
心
。

貼
滿
學
系
告
示
板
的
，
是
琳
琅
滿
目
的
演
講
活
動
海

報
，
直
可
駐
足
十
多
分
鐘
細
讀
。
如
果
能
一
一
抽
時
間
出

席
聆
聽
受
教
，
恐
怕
比
修
讀
任
何
碩
士
課
程
來
得
充
實
；

問
題
是
，
聽
演
講
不
是
上
課
，
不
算
接
受
高
等
教
育
，
更

沒
有
學
術
資
格
的
獲
得
，
因
此
，
這
類
應
該
很
有
分
量
、

很
精
彩
的
專
題
演
講
，
注
定
門
前
冷
落
、
座
上
聽
眾
寥
落

稀
疏
。
忽
見
有
一
專
題
，
名
為
：
﹁文
學
如
何
成
為
知

識
﹂
。
講
者
是
我
認
識
的
朋
友
，
據
說
此
專
題
乃
是
他
榮

膺
講
座
教
授
的
學
術
演
講
，
正
想
到
時
抽
時
間
聆
聽
教
益

也
捧
捧
場
。
再
一
看
，
演
講
地
點
在
大
埔
，
演
說
時
間
又

是
我
教
學
時
段
，
唉
，
自
是
無
福
消
受
了
，
我
是
活
在
一

個
要
常
常
錯
失
聽
演
講
的
時
代
。
大
學
之
道
，
乃
是
將
科

研
和
教
學
結
合
，
用
以
培
養
學
生
，
自
問
擔
任
教
席
以

來
，
聽
了
幾
許
精
彩
的
學
術
講
話
？
寫
過
幾
頁
充
盈
新
見

的
學
術
論
述
？
思
之
不
禁
悵
然
。

上
文
談
到
該
講
座
教
授
的
講
座
演
講
，
題
目
確
然
誘

人
：
﹁文
學
如
何
成
為
知
識
﹂
。
在
我
陋
見
，
似
乎
相
等

於
﹁阿
媽
如
何
成
為
女
人
﹂
一
樣
的
弔
詭
，
對
我
是
極
有

﹁懸
疑
性
﹂
，
真
的
想
﹁先
聆
然
後
快
﹂
！
特
別
是
海
報

中
有
幾
句
小
標
題
用
以
解
描
題
旨
：
﹁文
學
可
能
是
以
感

覺
、
品
味
、
素
養
的
形
式
存
在
於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
﹂
又

云
：
﹁在
現
代
社
會
中
文
學
有
其
非

常
獨
特
的
存
在
模
式
：
在
不
同
空
間

和
不
同
社
群
中
，
自
有
其
參
與
途

徑
。
﹂無

緣
出
席
受
教
，
只
能
細
味
講

者
這
兩
句
話
，
去
感
受
一
下
﹁文
學

如
何
成
為
知
識
﹂
好
了
。

﹁文
學
成
為
知
識
﹂

黃
子
程

剛
收
到
消
息
，

﹁彼
德
、
保
羅
、
瑪

麗
﹂
三
人
民
歌
樂
隊

的
彼
德
和
保
羅
，
將

於
五
月
八
日
來
香
港

演
出
。
樂
隊
的
女
歌

手
瑪
麗
去
年
九
月
逝
世
，
這
次
同
來
演

出
的
，
將
是
彼
德
的
女
兒Be t ha ny

Y
ar row

。
十
多
年
前
我
還
在
加
州
灣
區
居

住
，
不
時
在
公
營
電
視
頻
道
看
到
彼
德

的
民
歌
演
唱
節
目
，
他
常
在
一
些
兒
童

節
目
中
演
出
，
抱
着
結
他
唱
民
歌
，
有
時Be t h any

也
會

出
場
亮
相
。
對
我
們
這
個
年
代
來
說
，
﹁彼
德
、
保
羅
、

瑪
麗
﹂
屬
於
永
恆
的
記
憶
，
差
不
多
是
民
歌
的
同
義
詞
。

開
始
時
聽
唱
片
，
進
而
模
仿
，
抱
一
隻
木
結
他
，
彈
奏
幾

個
簡
單
和
弦
，
也
就
可
以
跟
上
唱
那
些
簡
單
易
記
的
民
歌

了
。
當
時
這
個
三
人
樂
隊
主
唱
的
民
歌
如
《
五
百
哩
》
、

《
乘
噴
射
機
離
去
》
、
《
在
風
中
吹
》
、
《
時
代
已
改

變
》
，
都
是
青
少
年
的
心
聲
。

要
到
較
晚
時
候
，
大
家
才
發
覺
這
些
民
歌
其
實
反
映

了
當
時
青
年
的
苦
樂
。
﹁彼
德
、
保
羅
、
瑪
麗
﹂
在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開
始
演
唱
，
剛
好
美
國
全
面
徵
兵
參
加
越

戰
，
他
們
的
民
歌
成
為
﹁反
戰
的
聲
音
﹂
在
大
學
的
反
越

戰
集
會
成
為
主
調
。
要
再
晚
一
點
，
大
家
才
陸
續
發
掘
這

些
民
歌
更
深
層
的
意
義
，
編
曲
者
如
彼
德
西
格
，
波
勃
達

倫
帶
出
的
反
建
制
不
妥
協
的
呼
聲
。
這
股
民
歌
潮
，
到
七

十
年
代
，
還
是
香
港
大
學
和
中
學
生
的
至
愛
，
到
今
天
，

是
一
代
的
回
憶
了
。

上
海
﹁世
博
﹂
還
有
幾
天

就
要
開
幕
，
正
當
電
視
上
熱
播

香
港
巨
星
成
龍
和
劉
德
華
參
唱

的
﹁世
博
﹂
主
題
曲
時
，
卻
被

網
民
揭
發
曲
子
是
抄
襲
十
四
年

前
一
位
日
本
女
歌
星
唱
的
曲
子

的
。
若
只
有
一
兩
句
似
曾
相
識

也
就
罷
了
，
竟
整
首
旋
律
都
完
全
一
樣
。
看
到
新
聞

時
即
時
想
到
的
一
個
詞
是
：
奇
恥
大
辱

依
常
規
去
推
想
，
被
選
為
主
題
曲
的
作
品
，
一

定
是
從
成
千
上
萬
首
參
選
歌
曲
中
選
出
來
的
，
千
篩

萬
選
怎
麼
就
偏
偏
選
中
了
這
一
首
？
主
持
審
查
的
官

員
及
參
與
的
方
方
面
面
難
道
就
沒
收
過
丁
點
風
聲

嗎
？
就
沒
有
聽
過
批
評
意
見
嗎
？
就
沒
有
收
過
有
關

的
揭
發
嗎
？
就
沒
有
一
個
人
對
這
首
歌
的
來
歷
有
過

懷
疑
嗎
？
最
匪
夷
所
思
的
還
有
那
個
作
曲
的
和
那
三

人
一
組
的
創
作
團
隊
，
想
來
他
們
也
不
應
是
個
新
手

白
丁
（
看
相
片
都
已
是
發
福
的
中
年
人
了
）
，
當
他

們
剽
竊
他
人
作
品
時
難
道
就
沒
有
過
一
閃
念
的
擔
心

嗎
？
這
幫
小
子
要
麼
就
是
利
慾
薰
心
失
去
了
理
智
，

要
麼
就
是
決
心
拚
死
蒙
混
闖
關
。
但
是
他
們
也
實
在

太
沒
常
識
了
吧
？
這
種
事
又
如
何
能
瞞
天
過
海
呢
？

自
有
了
網
絡
，
世
上
幾
乎
就
不
太
有
秘
密
了
，
能
躲

過
初
一
終
歸
是
躲
不
過
十
五
的
。
騎
虎
難
下
已
成
尷

尬
，
重
新
製
作
似
不
可
能
了
，
最
後
只
好
向
日
本
方

面
申
請
版
權
。
對
方
也
很
合
作
，
客
氣
地
表
示
那
首

歌
能
成
為
上
海
﹁世
博
﹂
的
主
題
曲
，
是
他
們
的
榮

幸
呢
。
我
想
不
少
國
人
那
一
刻
想
到
的
一
定
和
我
一

樣
：
這
笑
話
鬧
大
了
。

笑
話

姍

而

上
次
我
把
孔
子
說
的
﹁七
十
而
從
心
所
欲
，
不
逾

矩
﹂
錯
寫
成
了
﹁不
逾
距
﹂
。
決
定
再
寫
一
篇
《
不
逾

矩
》
。孔

子
到
七
十
歲
才
到
達
這
個
境
界
，
便
是
想
做
什

麼
便
做
什
麼
，
也
不
會
超
越
法
度
和
規
矩
。
倒
有
點
像

跳
舞
熟
悉
了
基
本
步
，
怎
麼
跳
也
不
會
踩
到
別
人
的

腳
。
又
像
對
詩
詞
的
格
律
極
熟
，
隨
手
寫
來
也
不
會
不

合
律
。
孔
子
肯
定
認
為
這
是
一
件
好
事
，
因
為
做
人
已

進
入
化
境
，
可
以
享
受
自
由
自
在
、
無
拘
無
束
的
快

樂
，
卻
無
須
擔
憂
違
反
了
法
律
、
規
條
、
道
德
、
民

俗
等
等
的
規
限
。
這
是
不
是
一
件
好
事
呢
？
有
人
認
為

是
，
說
這
正
是
修
養
的
成
果
。
卻
也
有
人
認
為
不
一
定

對
，
還
要
看
這
﹁矩
﹂
是
誰
定
的
？

是
否
合
理
？
如
果
是
一
些
苛
刻
的
法
例
，
過
時
的

道
德
，
惡
劣
的
風
俗
習
慣
，
我
們
不
想
法
去
改
變
他
、

取
消
他
，
反
而
一
味
遵
從
他
，
遷
就
他
，
到
最
後
接
受

了
他
，
習
慣
了
他
，
使
我
們
不
知
不
覺
視
之
為
理
所
當

然
，
該
當
如
此
，
溫
馴
地
接
受
種
種
限
制
，
並
為
自
己

依
然
感
覺
從
心
所
欲
而
驕
傲
。
結
果
是
這
個
社
會
再
不

會
進
步
，
人
類
的
生
活
質
素
再
不
能
提
高
。

我
認
為
這
個
﹁矩
﹂
該
是
孔
子
為
自
己
定
的
，
包

括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於
人
﹂
，
﹁非
禮
勿
視
，
非
禮

勿
聽
，
非
禮
勿
言
，
非
禮
勿
動
﹂
。

走在回家的路上，可
能是梅雨天的關係，潮濕
而沉鬱。有人帶一條好大
的牧羊狗，經過身邊時，
我聞到一陣頗濃的味道，
我想應該是狗的體味吧？

這才醒悟──之前看
《月滿軒尼詩》，其中有
一場戲，說到鮑起靜吃
醋，大發雷霆，怪姐姐和
自己的情人約會。憑什
麼？就是她聞到姐姐身上
一陣狗的味道，那是鮑起
靜情人李修賢養的 「寵
物」。看電影時，我覺得
太誇張了吧，抱過小狗，

真會留下異味嗎？看來編劇岸西沒有
誇張，是真實的生活經驗。很多事情
你沒有身歷其境，單憑想像，是做不
得準的。那叫想當然耳。人活到一定
年齡，容易犯這個毛病，以為都懂
了，其實有許多事物還是不懂。

說到體味或異味，我在想，我們
覺得動物有味道，其實，反過來，動
物一定覺得人有 「異味」，動物好比
狗，嗅覺比人靈敏得多，絕對聞到人
的味道。可能還能從味道判斷是男人
還是女人，是老人還是小孩，是好人
還是壞蛋。不然的話，狗怎麼能當
「警犬」呢？人跟人，其實味道也差

距很大。好比長期吃羊肉，吃大蒜大
葱或者長年吃咖喱，都會有味道的。
我小的時候，幫家裡阿姨收洗淨的汗
衫，雖然已經洗過，又經過一整天的
陽光暴曬，我閉着
眼睛嗅，依然可以
分辨那是爸爸的，
那是母親的，其他
還有祖母的、弟弟
的……

智能救命鐘
葉特生

還待追憶
關 平

味
道

舒

非

不逾矩
阿 濃

妹
妹
在
多
倫
多
的
家
裡
養
了
一
隻
叫
杰
克
的

狗
，
每
次
去
那
裡
我
都
提
心
吊
膽
跟
它
保
持
距

離
。
前
幾
年
我
去
那
裡
，
正
在
二
樓
房
間
放
行

李
，
突
然
門
口
出
現
一
隻
大
黑
狗
，
虎
視
眈
眈
地

瞪
着
我
，
有
點
蓄
勢
待
發
的
樣
子
。
我
不
敢
去
關

門
，
又
不
敢
大
聲
叫
樓
下
的
人
。
這
時
杰
克
慢
吞

吞
走
過
來
，
用
頭
頂
開
大
黑
狗
，
那
樣
子
好
像
教

訓
它
，
又
好
像
安
慰
我
。
從
那
時
起
我
開
始
跟
杰
克
建
立
感
情
，
後
來

連
新
來
的
大
黑
狗
也
成
了
我
的
朋
友
。

兒
子
有
一
條
日
本
狗
皮
克
西
，
非
常
乖
巧
，
人
見
人
愛
。
兒
子
有

一
次
出
差
，
就
把
它
寄
放
在
我
們
家
。
我
們
每
天
例
行
遛
狗
三
次
，
我

拿
了
牽
繩
，
它
便
東
躲
西
藏
，
一
定
要
我
餵
它
零
食
，
這
才
讓
我
替
它

套
上
牽
繩
。
如
果
沛
然
帶
它
出
門
，
一
見
牽
繩
它
立
即
乖
乖
蹲
下
。
我

家
長
沙
發
是
它
最
愛
，
有
天
一
位
小
朋
友
來
過
夜
，
它
怎
麼
也
不
肯
讓

位
，
結
果
我
們
硬
把
它
拖
下
來
，
它
氣
呼
呼
奔
進
我
們
臥
室
，
鑽
到
床

下
，
我
用
了
許
多
零
食
才
把
它
哄
出
來
，
那
個
晚
上
它
堅
持
睡
在
我
們

床
上
。
養
寵
物
的
人
最
難
承
受
的
恐
怕
是
面
對
它
最
後
的
時
刻
。
曾
在

電
視
節
目
中
看
到
，
一
位
女
藝
人
擦
眼
抹
淚
地
訴
說
怎
麼
為
愛
犬
送

終
。
她
在
一
旁
陪
着
，
她
姐
姐
來
慰
問
，
撫
摸
兩
下
氣
若
游
絲
的
狗
，

然
後
就
到
客
廳
跟
其
他
家
人
喝
咖
啡
。
不
時
還
聽
見
有
人
說
：
﹁去
看

看
，
死
了
沒
有
。
﹂
真
把
她
傷
心
死
了
。

寵
物
感
情

王

渝

誰代表香港精神
雲家洛

責任編輯：李 淼小公園

住在 「泥窩」 裡的吳小兔
吳小兔的家簡樸，最醒目的便是 「到處都是礦

泥 」 。 「紫 砂 呢 ， 不 能 看 它 的 現 象 ， 要 看 它 的 內
涵……」話匣子一打開，吳小兔便滔滔不絕。他拿出幾
把紫砂壺，一個小型顯微鏡，一把一把照過來，調好焦
端到面前讓我們欣賞。 「看這個紫泥，潤如甘脂；這個
雪緞，潔白如玉，照出來像寒冬之雪。」湊過去看，在
80倍顯微鏡下，深色泥料顯現出五彩的砂礫，恍似一幅
斑斕星雲圖。 「美不美？美不美？」

他從房間的不知什麼角落端出一塊原礦說， 「這個
是天青，真正的天青泥，一種泥料燒出來五彩繽紛，想
挖都挖不到的。」他的眼神執著而認真，像在介紹一件
稀世珍寶。吳小兔又進另外一個房間，拿出一袋紅泥
說， 「這是天然的泥，幹幹淨淨的。看！不會染到手
吧。我把泥巴托在手裡都是一種美的享受，更別說是一
把新的壺。」

當他第三次進房間，小心翼翼捧出一袋類似黃油的
泥料， 「這個是石王，我拿最好的硃砂，最好的石王給
你們看，在丁山都見不到多少了。這是20多年前的，別
人出價500元一斤，我都不賣的。我明年開始做。」是興
奮，是惋惜，聽不分明，卻分明感覺到吳小兔對泥料的
癡迷。問起他家裡有多少泥，他嘿嘿一笑， 「我們家裡
到處都藏着泥。」說着又鑽進房間取寶貝。

三十年沒畢業的第一堂課
吳小兔的壺，壺型多為傳統造型，但看上去泥如凝

脂，潤而不澀；把玩手中，看似有砂的壺身光滑如緞，
正如他自己總結的， 「似石非石，石中砂似泥非泥，泥
中骨。」泥中有骨但不剛，這種盈潤，爐火純青，沒有
對泥料發自肺腑的熱愛和數十年的苦鑽，做不出這般練

達的紫砂壺。
吳小兔有的就是這種韌勁。他原是丁山耐火廠的工

人，只因三十年前聽別人說了一句：真正的紫砂（泥）
沒有了，搞不出了。他不服，放下手中的工作開始淘紫
砂泥，跟老愛人說： 「我這輩子要是搞不出紫砂，死了
口都不閉，你幫我抹一下。」他三十年如一日， 「天天
苦練初起步，十年寒窗紫砂玉」，踏遍黃龍山，拿着小
鐵錘在山上尋上好的泥礦，精心研磨，悉心調
製，找到每種泥料聲音、沙粒、氣孔、性能、
顏色上的規律，再經過加工燒製時的天人合
一，打造出一把把潤如甘脂的紫砂壺。

他認為了解紫砂泥料是一個工藝師要
上的第一堂課，這堂課要是不畢業就做不
出好壺。而入門的首要條件，就是熱愛。
吳小兔的熱愛已經達到了跟紫砂泥同生共息
的地步，他愛紫砂，因為它是天然形成的物
質，積澱了自然界上萬年的造化之功，
人類不能控制，只能虔誠欣賞。 「尋
遍 陽 羨 丘 陵 礦 ， 福 得 天 地 金 砂
石」。他說，紫砂原料天生就是
寶，得到的時候就有它自身的
價值，跟普通的石頭不一
樣，即便不經過加工，

自身的材質就是一種美的享受。
吳小兔說，泥料的燒製是要 「泥骨定溫煉名陶，松

竹爐火潤砂玉」。也就是說，再好的泥料，只有恰到好
處的溫度，才能燒出它的美。而最好的燒製材料是松樹
枝，因為松枝有油，松油融化在紫砂中，使紫砂潤澤豐
盈，越用越亮。

紅袍硃砂 致壺含心
吳小兔認為，紫砂紅泥分為三種，石黃紅、硃

砂紅和大紅袍，石黃紅屬於普片正宗的朱泥，硃
砂紅有如雞血石般鮮艷，大紅袍則是硃砂紅中

的極品。
他製作的一把《大紅袍》石瓢壺，造型

簡練，古樸大方，端莊穩重，剛中有勁。壺
的體形以兩條拋物線結合而成，一條從

口到底的轉角處，一條從底中心至
底的轉角處。兩條拋物線略有
不同，但能感覺線的剛中有柔
和順中有勁。蓋雖是平蓋，
但實質上中高周低，中間和
邊沿有約有一毫米的差
距；蓋板線厚薄正
好 ， 線 要 圓 、

潤，下邊要與口結合嚴密，上邊與蓋面的交接要和順
而；又要突出蓋板線的圓整有勁。

壺蓋圓渾增厚，手感舒適，從嘴頭至壺身，逐漸加
粗，像是從壺體生出來的感覺。至嘴端 1 厘米左右是圓
柱形，看起來有些喇叭形，這是視力錯覺。嘴的角度恰
到好處，面平整，內孔圓華，嘴內徑出水口最小，越往
裡越大，這樣出水衝力有勁，不易涎水。

壺把與壺嘴極為對稱，且壺把內外都是和順流利的
三角形線條，把頭與壺體結合與壺嘴相同，自然流暢。
把手的橫斷面外圓內平似圓頭三角形，把握使用舒適。
壺底部三足稱圍棋足，形如圍棋子。足與底面結合清晰
利落，三足位置呈等邊三角形，勻稱不偏，整體統一。

吳小兔說，大紅袍自身很難燒製，因為它的聲、
砂、色、控、性等，與其他能產生紅色的茶壺有區別甚
大。但總的來說，製作一把好的《大紅袍》壺需要具備
兩個條件。第一，你必須懂得大紅袍，了解它的泥料生
長在什麼地方。第二，在製作過程中，如果溫度等各方
面掌握不好，燒製出來的就達不到想要的效果。先生還
說：大紅袍泥難遇，且不可求，《大紅袍》壺更是如
此。

（胡瑩、小龍 文）

有這麼一個人，您在紫砂名人錄上找不着他的名字，在紫砂壺展覽會上
看不見他的作品，在紫砂泥的史籍上也翻不到他的一頁記載。但是，如果您
沒當面聽過他眉飛色舞講紫砂，沒有觸摸過他的紫玉金砂壺，沒看過他端着
泥塊無比享受的神情。毫不誇張地說，您對紫砂的了解會留一個缺憾。

他叫吳小兔，1951年生於陶藝世家，別號二龍名砂、陶亨制玉、龍山青
隱。其 「名言」 為： 「先得女媧玉金砂，再創意氣陶壺神」 。

▲寒冬雪玉
泥雪玉金砂壺

▲大紅袍石瓢

▲癡迷紫砂泥的吳小兔▲

石瓢（天茶星泥）
▲七彩桂花砂佛緣壺 ▲七彩桂花砂漢君

▲硃砂水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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